
一
、
水

陸
小
高
手 

游
泳     
謝
安
通 

我
們
在

游
泳
池

游
呀

游
， 

游
成
自
由
的
魚
， 

游
成

巨
大
的

蛙
， 

游
成

飛
舞
的

蝶
。 

歡
樂
笑

聲
一

陣
陣
， 

揚
起
晶
亮
的
水
珠
。 

晶
亮
水
珠
一

串
串
， 

化
成

歡
樂
的
笑

聲
。 

 

我
們
在

游
泳
池

游
呀

游
， 

游
出
無
比

堅
定
的
自
信
， 

游
出
大
海
一

般
的

壯
志
， 

游
出
多

采
多

姿
的
人
生
。 

 

溜
直
排

輪     

呂
嘉
紋 

踩
上

直
排

輪
的
我
， 

風
兒
從

耳
旁
呼
呼
吹
過
， 

 

景
物
在
眼
前
快

速
消
失
。 

想
像
自
己
是
隻
飛

鷹
， 

滑
行
加

速
，
加

速
滑
行
， 

天

寬
地
大
，

任
我

遨
遊
。 

 

踩
上

直
排

輪
的
我
， 

陽
光
在
枝
頭
輕
輕

晃
動
， 

汗
水
從
臉
上

緩
緩

滴
落
。 

想
像
自
己
是
顆

陀
螺
， 

轉
身

跳
躍
，

跳
躍
轉
身
， 

舞

姿
迷
人
，
美
麗
如

虹
。 

 

所
有
的

煩
惱
， 

全
都
被
風
帶
走
， 

所
有
的
快
樂
， 

全
都

緊
緊
的
、

緊
緊
的
， 

跟

隨
著 

踩
上

直
排

輪
的
我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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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放
學
後
。 

    

每
天
到
了
放
學
的
時
候
，
我
總
是

飛
也

似

的

趕
回
家
。 

    

回
到
家
裡
，
常
有
美
味
的
點
心
，
對
著
我
們

招

招
手
：
有
時
是
香
氣

撲
鼻
的
奶
油

餅

乾
，
有
時
是

層
次
分
明
的
千

層

糕
，
有
時
是

軟
綿
可
口
的
紅
豆

湯
。
好
友
們
常
常
不

約

而
同
來
我
家
「
寫
功
課
」，
大
家
一
坐
下
來
，
總
是
不

敵
美
食
當
前
，
將
功
課

拋
到

腦
後
，
把
眼
前

的
美
食
一
掃
而
空
。 

    

除
了
美
味
的
點
心
，
我
最
重
要
的

精
神
食

糧
，
就
是
國
語
日

報
。
我
和

姐
姐
常
常
為
了
誰

先
看
而

爭
吵
不

休
，
後
來
我
們
一
起
想
出
好

方
法
：

姐
姐
看
左
邊
，
我
就
看
右
邊
；

姐
姐
看
正

面
，
我
就
看
反
面…
…

。
我
們
一
邊
吃
點
心
，
一

邊
讀
有
趣
的
故
事
，
還
有
什
麼
比
這
更
快
樂
呢
？ 

    

寫
完
功
課
以
後
，
就
是
我
的
玩
樂
時
間
。

姐 

 

姐
、
同
學
和
我
會
在

附
近
的
公
園
，
玩
你
追
我

躲
的
「

警
察
抓
小

偷
」，
有
時

則
是
玩

跳

繩
，
不
管
是
比

速
度
，
還
是
比
次
數
，
大
家
都

奮
勇
爭
先
，
不
落
人
後
。
我
們
經
常
玩
到
太
陽
快

下
山
，
聽
到
大
人
們
紛
紛
呼

喊
：「
回
家
吃

晚

餐
了
！
」
才

依
依
不

捨
的
結

束
遊

戲
。 

    

放
學
後
的
美
好
時
光
，
不
論
是
吃
點
心
、
看

報
紙
，
還
是
玩

遊
戲
，
時
間
總
是
過
得

特

別
快
。
多
希

望
時
間

暫
停
，
讓
我
可
以
永

遠

停
留
在
這
美
好
的

幸
福
時
光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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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我
的

籃
球

夢 

    

「
刷─

─
」，
空
心
進

籃
！
全
場
歡
聲
四
起
，

這
一
刻
，
大
家
都
在
為
我

喝
采
，
真
有
說
不
出

的
成
就
感
。 

    

「
走
，
我
們
一
起
去
報
名

籃
球

社
。
」
還
記

得
剛
開
學
時
，
在
同
學
的

邀
約
下
，
就
算
是
運

動

神
經
不
好
的
我
，
也
決
定

勇
敢
踏
出
第

一
步
，

與
好
友
一
起
加
入

籃
球
社
。
我
們
都

夢
想

著
，
有

朝
一
日
能
成
為
球
場
上
的
風
雲
人
物
。 

    

初
次
站
在
球
場
上
的
我
，
覺
得

籃
球
架
像
一

座
遙
不
可

及
的
高
山
，
一
看
就
讓
人
覺
得
害

怕
。
此
外
，
我
也
不

知
道
要
怎
麼
做
才
能
將
球

投
進
。
學
長
都
為
我
打
氣
說
：「

熟
能
生

巧
，

只
要
你
努
力
多
練
習
，
就
一
定
會
進

步
。
」 

    

「
一
、
二
、
三
、

逼─
─

」
隨
著
教
練
的
口

令
，
我
們
開
始
學
運
球
。
奇

怪
的
是
，
球
總
是
不

好
好
的
待
在
我
的
手
下
，
好
幾
次
還

反
彈
飛
撞

我
的
下
巴
。
但
是
為
了
實
現

夢
想
，
我
不

曾
放

棄
，
總
是
最
早
到
球
場
練
習
。
漸
漸
的
，
球
終
於

接
受
我
雙
手
的
「

指
揮
」，
跳
出
迷
人
的
舞
姿
。

我

享
受
著
運
動
帶
來
的
喜
悅
，
每
當
投
球
進

籃

時
，
場
邊
的
歡
呼
都
讓
我

興
奮
不

已
。 

    
「
加
油
！
加
油
！
」
此
時
，
熱

鬧
的
加
油
聲

此
起

彼
落
，
球
場
上
，
每
個
人
都
努
力

展
現

出
平
日
練
習
的
成
果
。
雙
方
實
力
平
分
秋
色
，
在
比

賽
結
束
前
五

秒
，
我
帶
著
緊
張
的
心
情
上
場
，

同
伴
拍
拍
我
的

肩
膀
說
：「
你
可
以
的
，
加

油
！
」
而
我
也
相
信
自
己
做
得
到
。 

    

忘
記
周
圍
的

喧
鬧
，
世
界
變
得
一
片
安

靜
。
我
用
力
吸
了
一
口
氣
，
將
手
中
的

籃
球
以

優

美
的

弧
線
拋
出…

…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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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永
遠
的
馬

偕 
名
人
小

傳 

    

馬

偕
（
西
元
一
八
四
四—

一
九
〇
一
年
）
是

來
自
加
拿
大
的
傳
教
士
。
他
在
臺
灣
除
了
傳
教
之

外
，
還
新
建

醫
院
、

創
辦
學
校
，
因
此
受

到
人
們
敬
愛
。 

    

出
生
在
加
拿
大
的
馬

偕
，
是
一
位
將
生

命

奉
獻
給
臺
灣
的
傳
教
士
和
教
育
家
。
在
完
成

醫

療
和

神
學
院
的
課
程
後
，
馬

偕
自
願
到
海
外
傳

福
音
。
當
他
來
到
臺
灣
的
那
一
刻
，
就
下
定
決
心
要

在
這
座
美
麗
的

島
上

奉
獻
一
生
。 

    

當
時
臺
灣
的

醫
療
條
件
十
分
落
後
，
傳

染
病

經
常
流
行
。
馬

偕
陪
著
居
民
一
起
清
水

溝
、
除

草
，
告
訴
大
家
居
家

衛
生
的
重
要
。
他
發
放

藥

品
，

邀
請
外
國

醫
師
幫
忙
。
各
地
的
人
們
聽
說

有

治
病
的
良
方
，
紛
紛

翻
山

越
嶺
，
趕

來
求
助
。 

    

馬

偕
的
善
行
很
快
傳
回
故
鄉
，
熱
心
的
地
方
人

士
不
但
認
同
馬

偕
的
付
出
，
還

捐
錢
讓
他
能
做

更
多
的

善
事
。
馬

偕
在
淡
水
新
建
北
臺
灣
第
一
間

西

式
醫
院
，
讓
病
人
得
到
更
好
的
治

療
和

照
顧
。

為
了
讓
孩
子
有
讀
書
的
機
會
，
他
在
當
地
創
辦
第
一

所
新

式
學
校
，
除
了
不
收
學

費
，
還
有

免
費

食

宿
，
讓
學
生
可
以

專
心
學
習
。
後
來
，
他
又

成
立
了
女
學

堂
，
讓
女
子
也
有
就
學
的
機
會
，
臺

灣
的
第
一
位
女

醫
師—

—

蔡
阿
信
，
便
是
這
所
女

學

堂
的
學
生
。 

    

馬

偕
對
臺
灣
有
著

濃
濃
的
情
感
，
他
曾
寫
下

詩
歌
：「
我
心
愛
的
臺
灣
哪
！
我
的
青
春
全
部

獻
給

你
。
我
心
愛
的
臺
灣
哪
！
我
一
生
的
喜
悅
都
在
這

裡
。
」
他
一
直
用
心

照
顧
臺
灣
人
民
的

需

要
，
為
了
救
助
更
多
的
人
，
他
常
常

披
星

戴

月
，
走
訪
山
區
和

鄉
村
。
他
的
愛
心
永
遠
留
在
人

們
的
心
中
，
他
的
故
事
也
永
遠
流
傳
在
這
座
美
麗
的

寶
島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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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假
如
給
我
三
天
光
明 

名
人
小
傳 

    

海
倫·

凱
勒
（
西
元
一
八
八
〇–

一
九

六
八
年
）
是
美
國
的
作
家
和
教
育
家
。
小

時
候

因
為
生
病
，
造
成
她
失
明
與
失

聰
。
之
後
靠
著
老

師
的
教
導
和
自
己
的
努
力
，
完
成
了
大
學
學

業
，

成
為

全
世
界
知
名
的

勵
志
人
物
。 

    

我
常
常
想
，
如
果
一
個
人
可
以
在
生
活
中
失
明

或
失

聰
幾
天
的
話
，
那
將
是
一
個

值
得

珍
惜

的
機
會
。
因
為
黑
暗
會
讓
他
更
加

珍
惜
光
明
的
可

貴
，

寧
靜
會
讓
他
更
能
感
受
聲
音
的
愉
悅
。 

    

我
經
常
請
教
那
些
有
正
常

視
力
的
朋
友
，
問

他
們
看
到
了
什
麼
。
曾
經
有
位
朋
友
剛
從
森
林
裡
散

步
回
來
，
他
說
：「
沒
有
看
見
什
麼
特
別
的
東
西
。
」

我

驚
訝
的
想
：
在

森
林
裡
走
了
一
個
多
小

時
，
怎
麼
可
能
沒
有
發
現

值
得

注
意
的
東
西

呢
？
雙
目
失
明
、
雙
耳
失

聰
的
我
，

單
憑
觸

覺
就
能
發
現
許
多
有
趣
的
事
物
呢
！ 

有
時
，
我
的
手

觸
摸
著
樹
枝
，
就
能
感
受
春
天
的

蓓
蕾
在
枝
頭

綻
放
；
有
時
，
我
的
手
輕
輕

的
放
在
一
棵
小
樹
上
面
，
就
能
感
受
到
小
鳥
歡
聲
歌

唱
；
有
時
，
當
我
讓
清
涼
的
流
水
從

掌
心
流
過
，

就
會
感
受
流
水
興
奮
的
模
樣
；
有
時
，
當
我
來
到

柔
軟
的
草
地
，
就
覺
得
這
是
比

任
何
地

毯

更

舒
適
的
地
方
。
我
的
指
尖
能
感
受
到
陽
光
是

如
此

溫
暖
，
世
界
是
如
此
動
人
。 

    

這
世
界
是
多
麼
奇
妙
哇
！
我
是
多
麼
渴
望

「
見
」
到
更
多
讓
人

著
迷
的
事
物
。
我
光
靠
著

觸

覺
，
就
能
得
到
這
麼
多
的
快
樂
，
那
麼
如
果
有
了

視

覺
，
一
定
可
以
看
到
更
美
的
景
色
。
所
以
，
我
無
法

理
解
，
那
些

視
力
完
好
的
人
，
對
於
眼
前
五

彩
繽
紛
、

姿
態
萬
千
的
美
景
，
怎
麼
能

視
而
不
見
呢
？ 

    

如
果
能
給
我
光
明
，
哪
怕
只
有

短
短
的
三

天
，
我
一
定
會

盡
力
去
看
看
這
個
世
界
，

盡
情

享
受
看
得
見
的

幸
福
。
假
如
給
我
三
天
光

明⋯
⋯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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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
攀
登
生
命
的
高
峰 

每
個
人
都

擁
有

夢
想
，
但
千
萬
別
讓
它
變
成
空

想
！ ─

─

江

秀
真 

    

這
位
被

稱
為
「
最
接
近
天
空
的
女
子
」，
站
在

一
片
雪
白
的
山
前
開

朗
的
笑
著
。
他
是
臺
灣
第
一

位

登
上
珠

穆
朗
瑪
峰
的
女
子
，
也
是
臺
灣

首
位
成
功

登
上
世
界
七
頂

峰
的
女
登
山
家─

─

江

秀
真
。 

    

江

秀
真
從
高
中
開
始
就
喜
歡

登
山
，
當
她
站

上
山
頂
，

瞭
望
著
千
變
萬
化
的
美
景
，
就
不
知
不

覺
的
愛
上
了
山
。

沉
靜
的
高
山
就
像

母
親
一

樣
，
時
而

溫
暖
的

擁
抱
著
她
，
時
而

冷
酷

的

磨
練
著
她
。
眼
前

壯
麗
的
美
景
，
帶
給
她

擁
抱
世
界
的
歡
樂
，
也
帶
給
她
實
現
自
我
的
成
就

感
。 

    

在

攀
登
完
臺
灣
八
十
多
座
高
山
後
，
江

秀
真

決
定

迎
向
世
界
最
高

峰─
─

珠

穆
朗
瑪
峰
。
為

了
完
成
這
個
目
標
，
她
每
天
跑
步
十
公
里
，
每
星
期 

 

進
行
三
天
的

低
氧
訓
練
。
在
西
元
一
九
九

五
年
五
月
，
她
正
式
向
世
界
最
高

峰
出
發
。 

    

這

段

辛
苦
的
過
程
是
旁
人
無
法
體
會
的
。
江

秀
真
踩
著

沉
重
的
腳
步
，
冒
著
隨
時
可
能
跌
落

谷
底
的

危
險
，
緩
緩
前
進
。
她
頂
著
呼
呼

作

響
的

寒
風
，

忍
受
五
十
多
度
的
日
夜

溫

差
。

登
上
頂

峰
的
最
後
一

段
路
，
是
她
生
命
中
最

大
的
難
關
。 

    

當
時
，
她
的
體
力
早
已
用

盡
，
到
底
是
要
努

力
前
進
，
還
是
要
放

棄
？
當
她
不
知
所

措
時
，

眼
前
閃
過

登
頂
的
畫
面
，
那
股
成
功
的
渴
望
鼓
舞
著

她
。
最
後
，
她
鼓
起
勇
氣
，
排
除
重
重
難
關
，
終
於

踏
上
世
界
的
頂

峰
。 

    

從
鄉
野
的
一
座
小
山
出
發
，

迎
向
世
界
的
頂

峰
，
無
論
眼
前
的
山
路
有
多

危
險
，
江

秀
真

始

終
踩
著
勇
氣
與
決
心
的
腳
步
，
一
步
步

攀
登
生
命

裡
的
每
一
座
高

峰
。 

四
年     

班    

號
姓
名 

 


